
西夏研究 2010． 03
Tangut Research

巫 咸 性 别 考

□霍 然

摘要: 要对殷商王家前庭后宫中所有人的精神状态进行治理，主持和指导商朝君臣与诸妇视为精

神支柱的祭祀活动，巫师就必须拥有能够自由出入殷商王宫的特权。从这点来说，巫咸一职由女巫担

任，显然比起用所谓男巫对于保护商王的权益和精神不受损失更为适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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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: 霍 然 ( 1953 － ) ，北京人，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，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。

巫咸作为上古巫师的代表，在先秦时代影响很大。但专家学者却甚少对巫咸的性别提
出质疑，而这个问题对真正深入了解巫咸又十分重要。本文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，仅供
专家参考。
过去的研究者也曾论证过巫咸的性别。东汉马融 《尚书注》: “巫，男巫也，名咸，殷

之巫也。”［1］166自马融拍板定论，其后附和者众，林之奇 《尚书全解》卷十九称 “惟男巫女
觋之于鬼神然后信”; 徐总干 《易传灯》卷一 “三代制度”谓 “古有太史、男巫、女巫之
制”; 现代陈梦家也以 “卜辞女子名字多加女旁，或称妇某，实为姓氏的滥觞; 在所有各期
卜人中，绝无一个卜人名有女旁”为据，来证明商代 “至此男巫代兴，而女权旁落已
极”。［2］凡此种种，皆认定巫咸为男性，这似乎已成为不争之论了。
其实，这个推断恰恰是值得怀疑的。论及巫咸，学者首先想到的是商朝太戊时期的巫

师巫咸，其大名始见于 《尚书·商书·咸乂》: “伊陟相太戊，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。伊陟
赞于巫咸，作 《咸乂》四篇。”这是巫咸的大名首次在典籍中出现。伪孔传①: “祥，妖怪。
二木合生，七日大拱，不恭之罚。”孔颖达疏: “伊陟辅相太戊，于亳都之内有不善之祥桑
谷二木共生于朝。朝非生木之处，是为不善之征。伊陟以此桑谷之事告于巫咸，使录其事，
作 《咸乂》四篇。乂，训治也。言所以致妖，须治理之，故名篇为 《咸乂》也。”［1］166咸
乂，译成现代文就是巫咸的治理方策。《咸乂》正文已佚，但读者从仅存的题序中，仍可以
推测出那颇有策论风味的题中应有之义。《尚书·周书·君奭》中周公姬旦的追述可视为上
条记载的延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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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太戊时，则有若伊陟、臣扈，格于上帝; 巫咸乂王家。”孔传: “伊陟、臣扈率伊尹
之职，使其君不陨祖业，故至天之功不陨。巫咸治王家，言不及二臣。”［1］223就 《尚书》记
载的史实分析，伊陟将已经处理过的朝政告诉巫咸，一方面证明了巫咸在殷商王家事务中

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，另一方面也说明伊陟提出如何化解这一王朝危机的意见时巫咸并

不在场。这指示出巫咸在商朝廷内的职责所在: 王家女巫。正是由于伊陟上奏时巫咸不在
场，所以伊陟才需要待巫咸出宫时以实相告，以通过巫咸祭祀神祇上达天听，求得神祇的

谅解和保佑。商王朝的宫廷竟需要延请巫师治理，这在现代人看来难免蒙昧幼稚的举措，

在商朝人却是必然的选择。商人唯心，几乎逐日祭祀天地神祇先王先妣，事无巨细尽皆仰
赖甲骨卜筮，巫师的意见在商王朝决策大政方针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而要对殷商王家
前庭后宫中所有人的精神状态进行治理，主持和指导商朝君臣与诸妇视为精神支柱的祭祀

活动，巫师就必须拥有能够自由出入殷商王宫的特权。从这点来说，巫咸一职由女巫担任，

显然比起用所谓男巫对于保护商王的权益和精神不受损失更为适宜。马融等人从男子权利
上扬的汉朝正统观念出发，竟将能够自由出入商王后宫的巫咸也想象成男性，显然是欠妥

当的。司马迁据上述两条记载实录，《史记·殷本纪》载: “帝太戊立伊陟为相。亳有祥桑
谷共生于朝，一暮大拱。帝太戊惧，问伊陟。伊陟曰: ‘臣闻妖不胜德，帝之政其有阙与?

帝其修德。’太戊从之，而祥桑枯死而去。伊陟赞言于巫咸。巫咸治王家有成，作 《咸
乂》。”
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则抄录周公语: “在太戊时，则有若伊陟、臣扈，假于上帝，巫
咸治王家。”殷商王宫出现桑谷变异这一非正常的自然现象吓着了殷商君臣，却成就了太戊
巫咸的巫师事业。巫咸氏族自此跻身王朝重臣行列，以数朝元老身份彪炳史册。《史记·封
禅书》谓 “至帝太戊，有桑谷生于廷，一暮大拱，惧。伊陟曰: ‘妖不胜德。’太戊修德，

桑谷死。伊陟赞巫咸，巫咸之兴自此始”，得之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称 “昔之传天数者: 高
辛之前，重、黎; 于唐、虞，羲、和; 有夏，昆吾; 殷商，巫咸……”巫师能够传达天数，
则其在商王心目中的位置可想而知。而巫咸的性别，无疑为其从事所操职业提供了极大的
便利。

这一点还可以从上古的祭祀风俗得到旁证。《国语·楚语下》载观射父语: “古者民神
不杂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，而又能齐肃衷正，其智能上下比义，其圣能光远宣朗，其明能
光照之，其聪能听彻之，如是则明神降之，在男曰觋，在女曰巫。”

此后观射父还有一大段话，讲清楚了巫师在上古社会生活中所司的职责，那就是主持

祭祀，以实现天人之间在精神上的沟通。东汉许慎 《说文解字》释巫为 “祝也。女能事无
形，以舞降神者也。象人两袖舞形，与工同意。……凡巫之属皆从巫”; 释觋为 “能斋肃事
神明也。在男曰觋，在女曰巫。从巫，从见”。许慎特地点明了巫咸即为女巫初始，“古者
巫咸初作巫”，可与观射父之语互为佐证。可见，从上古开始，一直延续至殷商时期，男巫
作为女巫的搭档称为觋，而非像女巫所专有的职业那样称为巫，方更为接近逻辑和历史的

真实。据此可以确认林氏 “男巫女觋”之说为性别颠倒之误。 《汉书·地理志下》载东周
起直至汉朝时齐地尚存长女不嫁之俗: “始桓公兄襄公淫乱，姑姊妹不嫁，于是令国中民家
长女不得嫁，名曰 ‘巫见’，为家主祠。嫁者不利其家，民至今以为俗。”学者指出，齐地
有长女不嫁之俗，为的是祭祀神灵，是原始巫风的遗留，并非襄公淫乱所致［3］229。这也可
见出女巫一职所作的牺牲，远非白日见鬼的男巫所能比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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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，倘若巫咸果真为女子，她还能有权参与治理朝政吗? 回答是肯定的。前人所说
的 “男巫”源出于西周初年周公姬旦制定周礼之制，其初见于 《周礼·春官宗伯》: “司
巫: ……男巫，无数。女巫，无数。”“男巫掌望祀、望衍、授号，旁招以茅。冬堂赠，无
方无算; 春招弭，以除疾病。王吊，则与祝前。女巫掌岁时祓除、衅浴。旱暵，则舞雩。
若王后吊，则与祝前。”进入宗法制社会的西周，开始有意识地强调男女之大防，明确规定
王与后各有其同性巫师。但这与殷商时代的社会生活并不相符合。据甲骨文记载，殷商女
权并未像现代学者推论的那样一落千丈，可见男巫主持祭祀之风要到周朝方才行于世。王
国维说 “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，莫剧于殷周之际”［4］42，虽未提出性别之争，但王国维明
确指出殷周社会制度之前后迥异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现代学者所说的男巫代兴，须待进入
男权上扬的宗法制社会的西周方能成为现实，而殷商尚存母权制时代遗风，尊贵如商王的

诸妇不仅能够参与祭祀，而且还可以率大军出征，甲骨文中关于妇好、妇妌等人的记录，
就是绝好的证明。偶拈数片，即可见出当时风气:
辛巳卜，贞: 登妇好三千，登旅万，乎伐羌。 ( 辛巳日占卜: 妇好征集部下人众三千，

征集部队一万，命令这些人去讨伐羌国。《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》310 ) ［5］140

王共人呼帚好伐土方。 ( 商王征集人众，命令妇好征伐土方。 《甲骨文合集》
6412 ) ［5］140

贞，翌辛亥呼帚妌宜于磬京。 ( 占卜: 明天是辛亥日，命令妇妌，在磬京主持出兵祭社
之宜祭。《甲骨文合集》8035 ) ［5］144

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载刘康公说得清楚: 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”上古最为重视的
主持祭祀和率军出征这两件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，在商代都可以由妇女来充任，这些史实

充分说明，商朝仍在流行母系氏族社会阶段遗留的妇女参政习俗。在其他朝代由男子垄断
的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，在商朝统统可以由女子主持操办。这一大批允文允武，并且有
私有财产的殷商女性，在社会生活中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，几乎没有哪个重要领域，没有

她们的足迹。巫咸所司之 “乂王家”之乂，即治理王家之意。至于巫咸为什么没有像商王
诸妇一样名字加上女字旁，则是由于巫咸属于商朝延请的巫师即王朝重臣，而并非商王的

女人，老实讲也不可作寻常妇女看待，这在史籍中反映得很清楚。巫咸作为天神的代言人，
在商朝意识形态建构中处于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，已不容置疑地成为殷商诸王委以重任的

主心骨和支撑商王朝政局的顶梁柱。商王朝对妇女的倚重，激发出商朝妇女，起码是统治
阶级中妇女的才华潜能; 而巫咸等妇女在经邦治国诸方面大显身手，也巩固了商朝的统治。

注释:

①李民、王健撰 《尚书译注》: “《孔安国传》是东晋献书时的伪作，非孔安国作，但是可视作魏晋学

者对 《尚书》研究的重要成果，许多解说是准确的。”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 年，第 34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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